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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价格不可能无节制地单边上涨。”9 月
初，一张“横空出世”的通告激起新一轮对羽毛球价
格的讨论热浪，并在互联网平台上迅速流传开来。

这份通告源自享誉全球的羽毛球制造巨头——
亚狮龙。如通告中所表示的，2024 年对于羽毛球行
业而言，无疑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里，羽
毛球的核心原材料原毛与毛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价格飙升狂潮，羽毛球“本球”的价格也随之持续攀
升，屡破历史纪录。

价格一涨再涨、网店脱销断货、预约球场拼手
速……今年以来，一系列羽毛球相关话题频频登上
热搜，甚至有网友感叹“月薪 2 万元打不起羽毛球
了”。据了解，与 2023 年相比，羽毛球头部厂商涨价
幅度平均超过 20%，部分型号的羽毛球涨价幅度甚
至超过了 60%。

10月以来，尽管在各方努力下，原毛价格有所回
落，羽毛球价格疯狂上涨的趋势也得到了抑制，但羽
毛球价格仍居高位，市场供不应求。

价格波动之下，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悄然跃
入了公众的视野。作为亚狮龙目前规模最大的羽毛
球生产基地，全球每生产出十只羽毛球，就有一只产
自锦屏。

锦屏县，这座位于贵州东南隅的小城，曾经背负
着国家级贫困县标签，而今却蜕变成为全球羽毛球
产业版图上的一颗璀璨新星。那么，是怎样的契机，
让这片土地与羽毛球结缘？眼下的羽毛球热、羽毛
球价格上涨在这里发生了怎样的连锁反应？记者来
到了山水环绕的锦屏县一探究竟。

“无中生有”的羽毛球产业

层峦叠翠，绿水萦绕。深秋时节，天气逐步转
凉，贵州省黔东南地区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

在位于锦屏经济开发区的亚狮龙生产基地内，
工人们正开足马力、热火朝天地赶制羽毛球订单，每
天有上万打、超过 10 万只羽毛球从这里“飞”向全
球。除了供应周边的广东省等市场外，这里的羽毛
球还远销至马来西亚、日本、丹麦等国，畅销全球 60
余个国家和地区，2023年的出口总额近900万美元。

“我们这一个生产基地的月产能已经达到 30 万
打了。将这个数字推算到一年间，意味着足达360余
万打的年生产总量。”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亚狮龙”）生产经理胡兵充
满自豪地介绍道，锦屏生产基地如今已占据亚狮龙
全球产能的40%以上，成为了亚狮龙在全球范围内规
模最大的羽毛球生产基地。

追溯锦屏县羽毛球产业的崛起之路，“无中生
有”是在采访中最常被提及的词语，这也是对锦屏羽
毛球产业从零开始、白手起家艰辛历程的生动概括。

2017 年，为寻找脱贫产业，锦屏县县委、县政府
多次派人前往南京，拜访南京亚狮龙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亚狮龙”）的创始人周贺桐老先
生，邀请公司在锦屏投建羽毛球产业园。

锦屏县最初的邀请并不顺利。
“一年时间里，先后去南京拜访了8次，终于把人

家给打动了。”锦屏县投资促进局局长杨正灵告诉记
者，“无中生有”的“无”，也正是当时南京亚狮龙对于
在锦屏投资建厂最大的顾虑。

事实上，在2017年以前，锦屏县的羽毛球产业基
础可以用“一无所有”来形容：没有养殖鹅的基础、也
没有大规模生产车间的基础、销售物流渠道也需要
从头建立，要想在锦屏发展羽毛球产业，正如杨正灵
所概括的那样：“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到底要不要来贵州？当时我们还是比较犹豫
的，因为对当地还不够熟悉，也不清楚能不能找到这
么多人来干这个事。最后决定先拿一点点设备、毛
片等原材料过来，生产一个月试试看。”胡兵回忆道。

2017年8月，南京亚狮龙在犹豫不决间迈出了尝
试性的步伐，首先在锦屏建起了过渡厂房，并在当年
9月完成了3万打羽毛球的试产。而真正打动了他在
锦屏县扩大生产规模的，是当地对企业发展的大力
支持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贵州亚狮龙落地后，锦屏县用一年时间建成了
占地面积达到153亩的羽毛球产业园，让公司从5000
多平方米的过渡厂房搬迁到了宽敞的新厂区，随着
规模的扩大，当年的羽毛球生产总量也增加到 70 万
打，实现产值4320万元，完成了锦屏县羽毛球产业的
第一次产值跃升。

“我们缺人，县里就在周边帮我们大力宣传招
聘；我们缺场地，就帮我们慢慢建厂。我们缺什么，
他们就帮我们创造什么条件。”讲述起公司在锦屏县
不断壮大发展的过程，胡兵感动满满，“短短几年间，
从当初一个小厂房到如今的规模，这速度我们自己
都想象不到。”

回首过去几年，锦屏县羽毛球产业的“爆发式”
生长可以用数据化的方式鲜明呈现出来：2021 年贵
州亚狮龙生产羽毛球总量达 244.42 万打，实现工业
总产值1.5亿元，同比增长54.5%；2022年生产羽毛球
298.5 万打，实现工业总产值 2.46 亿元，同比增长
63.4%；2023年生产羽毛球346万打，实现工业总产值
3.43亿元，同比增长 39.7%；2024年 1至 7月份实现工
业总产值2.18亿元，同比增长22.3%。

羽毛球产业在小县城的强势崛起也为县域解决
农民就业托住了底。如今，贵州亚狮龙已经成功带
动超过500名周边居民在家附近务工就业，这些员工
的月平均工资达到 3600 元，实现了可观的收入增
长。“这不仅仅是 500个员工，更意味着 500个家庭的
经济状况、生活质量都得以改善。”锦屏县工业信息
化和商务局局长杨函鑫欣慰地感叹。

眼下，对贵州亚狮龙来说，原毛及毛片价格的起
伏，也并未对其飞跃式的发展轨迹造成影响。“之前
原材料成本上去了，羽毛球的价格也只能跟着涨，现
在原毛价格开始下降了，价格的起起落落对我们的
销售方面没有影响。”在采访现场，胡兵坦言，“目前
我们的订单还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最大问题还是

生产端原材料供应的短缺。”
“疫情期间的居家办公，让许多人想要在家里

‘找点事干’，羽毛球这项门槛较低又方便的运动便
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贵州锦屏经济开发区招商引
资和企业服务局局长姜希栋回忆，“人们意识到，只
需要一只羽毛球和一对球拍，就能轻松享受运动健
身的快乐。”事实上，从锦屏羽毛球产业几年间的爆
发式增长，到如今价格上涨下依然订单不减，其背后
正是近几年公众对羽毛球健身需求的持续增长。

从长远来看，订单爆满、销售额节节升高，在紧
抓市场机遇与应对产能供给双重考验之际，亚狮龙
也有着些许前瞻性的担忧：“如果羽毛球使用成本
越来越高，可能会令消费者逐渐减少打球频次，甚
至转向其他运动，这对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都是不
利的。”

“羽毛”缘何成了关键

“轰隆隆——”在亚狮龙锦屏生产基地内，机器
运作的声音不绝于耳。一台台功能各异的机械设
备，被井然有序地分区摆放在宽敞明亮的厂房内，有
的在高速旋转中将毛片按照大小弧度分类喷吐到工
人码好的收纳箱中，有的将毛片根根整齐排列穿线、
组装成型……在流水线机器与工人巧妙配合间，一
只只高质量的羽毛球被迅速生产出来。

一只羽毛球的出炉，包含制毛、制头、组合三大
工段，需要经过制毛、排列、穿线、分级、成品全检等
38 道工序。其中最为讲究的，无疑是羽毛的挑选与
制作。

厂房内，生产工人郭长梅站在一台带有“大屏
幕”的机械前全神贯注地盯着上面的数据：“这台机
器正在用计算机辅助我们检测毛片的形状是否符合
羽毛球制作的标准。”走近这块“科技感”满满的显示
屏，上面以数据化的形式分区显示着羽毛的长度、毛
羽分布、弧线曲度等各项基础数值。

在机器旁边还立着一架淡蓝色的“羽毛球小知
识”，用简明的语言向观看者科普羽毛球原毛的标准
要求：一只羽毛球应有16根羽毛固定在球托上；羽毛
长 62至 70毫米，每一根羽毛从球托面到羽毛尖的长
度一致；羽毛顶端围成圆形，直径 58 至 68 毫米。这
样的一根“合格”羽毛，只能是来自鹅或鸭子双翼上
的刀翎，通常一只鹅或鸭只有14根左右刀翎。

“为确保球的飞行稳定性和可控性，需要选择来

自鹅或鸭身上的同一部分且弯拱一致的羽毛来制作
同一颗球。”拿起一只刚刚穿线完成的“半成品”羽毛
球，胡兵解释道，按照公司目前的产能来计算，每开
工一天就需要大约来自20万只鹅或鸭的毛片供给。

目前，公司原料的主要来源地有东北、四川、广
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原
毛和毛片先经过大规模集散到达安徽省六安市，再
由公司集中采购。原本毛片原材料的供需是相对平
衡的，但近年来，随着猪肉供应持续恢复和价格下
跌，居民对鸭和鹅的消费需求下降了，鸭、鹅的出栏
量也在不断走低，直接导致造球原材料的相应减少。

眼下，羽毛球生产材料短缺已经成为了迫在眉
睫的问题。而天气逐渐转冷所带来的制毛能力下
降，更让原材料供应问题雪上加霜。

面对这一难题，锦屏县和亚狮龙已经行动起
来。从筹划并建立制毛产业和大力推动养殖鹅产业
的发展这两个方向出发，共同向上游产业链延伸，积
极探索补齐羽毛球生产全链条。

“到今年10月底，新搭建的制毛厂便可以投入使
用。之后我们还规划再建一个晒毛场，现在已经开
工了。”姜希栋告诉记者，规划中的毛片制作厂房全
部建设完成后，预计可以在毛片供应方面达到产能
翻倍的效果。“毛片晒场变大了，才能在我们贵州多
雨的寒冬季节里，保证原毛干毛片的供给。”姜希
栋说。

而在养殖端，锦屏县的“一县一业”生态鹅养殖
产业发展已卓有成效，“贵州锦屏生态鹅业发展有限
公司是我们在2019年就引进的平台公司，已经建成1
个种鹅养殖场和1个集种鹅养殖、孵化和育雏为一体
的种鹅基地，年可孵化种蛋220万枚，年可育雏120万
羽。”锦屏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潘世安介绍，目前县
里参与养鹅的大户已有 35 余户，代养存栏量约 5
万羽。

然而，要真正实现对亚狮龙产业园羽毛球原材
料的稳定供应，当前锦屏县的鹅养殖产业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采访中，锦屏县三江镇令冲村党支部书记龙家
文讲起了作为鹅养殖大户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
面，养殖成本的持续上升与鹅肉市场盈利空间的有
限性，迫使养殖户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不得不加快鹅
的出栏速度；另一方面，这种加速出栏的策略却难
以保证鹅羽毛的生长周期和质量，进而难以达到亚
狮龙对羽毛球原材料所设定的高标准原毛要求。

“为了保证盈利，我们的鹅通常在 70 天左右出栏。
而亚狮龙通常选择生长周期在 90 天左右的鹅羽

毛。”龙家文说。
在急需攻克鹅养殖周期调控与生长水平提升的

技术难题的同时，锦屏县还需直面亚狮龙产业园庞
大的羽毛需求。为此，锦屏县一方面加强与科研院
校合作，攻克养殖技术难题。另一方面，据潘世安透
露，锦屏县正在规划引进广西桂柳牧业集团，推动锦
屏县商品鹅继续扩大规模。

此前，羽毛球原料尤其是毛片的价格持续上涨，
也给公司带来了生产资金方面的压力。为帮助企业
有效应对这一挑战，锦屏县由县工信商务局与经济
开发区牵头，为企业搭建起高效的融资桥梁，促成企
业与金融机构合作，有效缓解了流动资金压力。

消费端：“球还是要打的”

打开手机网络购物平台，在亚狮龙官方旗舰店
的页面上，一筒 12 只装的羽毛球，从价位 100 元到
160元的热门型号几乎统统显示为“缺货”，亚狮龙羽
毛球“供不应求”的火爆热度可见一斑。

对于今年这一波羽毛球的“涨价潮”，羽毛球爱
好者们感触很深。

“以前对我来说亚狮龙 7 号的性价比最高，但已
经从一年前的 70多元涨到 120元了。”天津体育学院
教授黄霆告诉记者，“以前打亚狮龙7号没觉得怎样，
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现在倒是一种奢侈了，一个球
要10元钱。”

“今年以来，确实有感受到羽毛球价格在上涨，部
分羽毛球价格涨幅超过50%。”贵阳市羽毛球协会会长
李海无不担忧地说，“羽毛球价格上涨对羽毛球运动可
能带来的影响，最直观的就是增加了羽毛球爱好者的
经济负担，尤其是对于频繁打球的爱好者来说，可能会
减少打球次数或者寻找价格更低的替代品。”

李海的担忧，似乎也印证了亚狮龙公司此前所
思考的“价格持续上涨或将对羽毛球行业整体格局
造成深远影响”，这一预见并非无的放矢。那么，将
视角转向消费端，羽毛球产业的这一轮价格飞涨，是
否真的在缓慢改变着消费者的选择行为？

针对这一观点，黄霆教授坦言：“如果价格持续
上涨，势必会影响到羽毛球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原
来一周打三次的可能会改成两次，原来用100元一筒
球的，或许还是会用 100 元一筒的，但是档次已经下
滑了。”

在山东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王飞看来，虽然价格

上涨会或多或少地带来影响，但不必对此过度担忧：
“人们会考虑自己的经济负担、平衡自己的需求，综
合考虑之后，再进行选择。但从目前羽毛球的普及
程度来看，大家的热情并不会因涨价而受到大面积
抑制。”

重新审视此次羽毛球“涨价潮”，其原因不仅在
于原材料供应端的波动，更与消费市场的旺盛需求
息息相关，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羽毛球价格的

“水涨船高”。
近年来羽毛球爱好者数量的不断增长有据可

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20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
调查公报》显示，羽毛球是我国参与人数排名非常靠
前的体育运动，在成年人参加的运动项目中，仅次于
健步走和跑步。

在王飞教授眼中，学校体育公共选修课和学校
羽毛球场地的“火爆”行情，都非常清晰地展现了这
一点：“学生选修羽毛球的积极性非常强，甚至需要
控制数量。学校曾在周末时间向社会公众开放羽
毛球场地，当时便感觉群体对场地使用的需求很旺
盛，使用场地都需要提前一段时间预约，预约不到
是常事。”

正如一些羽毛球爱好者所言：“没办法，球还是
要打的。”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网络的另一端，在二
手平台网站上，不少卖家自行修复的二手球逐渐受
到用户青睐，“断毛少”“耐打”“飞行稳定”成为商品
留言区中最受羽毛球爱好者们关注的内容。不难看
出，身价高涨的羽毛球，让消费者被迫将目光转向了
二手交易平台。

或许对于羽毛球爱好者来说，价格虽然暂时成
为了制约他们的因素，但很难阻挡他们对这项运动
的热情。然而，将目光投向羽毛球行业的广阔未来，
持续的价格攀升却可能在不经意间构筑起一道隐形
的门槛，让更多潜在参与者犹豫徘徊，从而限制了整
个羽毛球运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因此，将关注的焦点聚焦于生产端，探寻成本控
制的有效路径，促进产业链的优化升级，或许成为了
破解当前困境、推动羽毛球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所在。

小县城刮起“羽毛球热”

穿过一座石拱桥，漫步于锦屏县的街巷间，那条
不甚宽绰的道路两旁，店铺林立，店内羽毛球、球拍、
运动背包等体育装备琳琅满目，色彩斑斓。在这个
地处偏远的县城里，网络上关于价格的热烈讨论似
乎丝毫未“打扰”羽毛球产业、羽毛球运动在这里茁
壮成长。县城里不少人的生活因球而改变着。

“我算是‘元老级’员工了，一开始我们那个厂房
很小，一共只有十几个员工。”今年 35岁的机修领班
吴琴康是第一批加入公司工作的员工，他笑眯眯地
说，“没想到第二年就大不一样了，一下子规模就扩
大了。”

为了帮助像吴琴康这样的打工人更好就业，政
府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行动。“我们周边村镇都有春
节过后外出务工的传统，在这期间，县政府发动了
各乡镇到村子里去摸排和发放资料，加大宣传和解
释的力度，让大家觉得回到本地打工是有保障的。”
杨正灵娓娓道来，“这也让企业在招工选择方面的
余地更大了，帮助解决企业用工人才缺口问题。他
们今年新招到的 100 多名员工，基本上都来自附近
的几个乡镇。”

今年年初，为了帮助来自周边乡、镇、村的务工
人员缩短“通勤时间”，锦屏县还开通了两条公交专
线。一条从县城开往亚狮龙生产基地所在的经济开
发区，另一条则从沿线几个乡镇开往经济开发区。
30岁的亚狮龙排毛领班吴伊玲兴奋地告诉记者：“现
在从县城到公司，走高速只需要20分钟，下班回家照
顾老人小孩都很方便！”

羽毛球产业的火热也带动起群众对这项运动的
热情，小城里悄然刮起一股羽毛球运动旋风。

在锦屏经济开发区，由锦屏和贵州亚狮龙双方
实施打造的产业园内，一座建筑面积超过 6000 平方
米、集办公和展览于一体的羽毛球博物馆即将落成，
它将成为锦屏羽毛球文化展示的重要窗口。

“这里还建了羽毛球馆。”站在产业园里，姜希
栋带领记者向远处眺望，“我们已经连续几年推广
羽毛球‘走进’校园，县里中学爱打羽毛球的学生有
很多。”

走进门上挂着的“锦屏县特色羽毛球学校”标志
的敦寨中学，刚好是学校下午第一节课后的“眼保健
操”时间。一群初三学生正在学校羽毛球场地上，利
用难得的课余时间打羽毛球，从他们的话语中，不难
感受到他们对羽毛球运动纯粹的热爱。

“每个星期四下午，老师还会发球给我们打。”
刘济薇是在学校羽毛球课程的影响下逐渐喜欢上
了羽毛球这项运动。她告诉记者，学校不仅开设了
专门的羽毛球体育课，还会根据学生们的兴趣爱
好，引导学生参加羽毛球社团。“现在喜欢羽毛球的
人越来越多了！”说到这一点，她颇有些愤愤不平，

“现在我们下课再过去，场地经常被低年级学生抢
先占领了！”

“去年参加比赛，我打的是双打，结果第一把就
输了。赢我们的那一队最后跟最厉害的二中争第一
哩！”说起一场失败的比赛，敦寨中学初三学生潘严
焮却并不沮丧，“我是现在学校女生里球技最好的！
如果今年再比，希望可以赢！”潘严焮所说的这场比
赛，是去年锦屏县举办的一场由全县共六所学校参
与的校园羽毛球赛事，这场比赛就是在亚狮龙产业
园内的羽毛球场馆举行的。

从羽毛球运动进校园，到各级各类校园羽毛球
赛事的举办，锦屏当地正不断拓展羽毛球产业的发
展空间，孕育羽毛球文化。精心策划举办的一系列
与羽毛球紧密相关的赛事与文化旅游活动，让“体
育+”融合发展模式在这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2023 年以来，带动旅游人数 1.1 万人次，带动旅游综
合收入 1000 余万元。一只小小的羽毛球，让锦屏有
了体育产业新名片。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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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一涨再涨、网店
脱销断货、预约球场拼手
速……今年以来，一系列
羽毛球相关话题频频登上
热搜。价格波动之下，贵
州黔东南州锦屏县悄然跃
入了公众视野。全球每十
只羽毛球，就有一只产自
锦屏。这座曾是国家级贫
困县的小城如何与羽毛球
结缘？羽毛球热、羽毛球
涨价在这里发生了怎样的
连锁反应？

在贵州亚狮龙羽毛球生产基地，工人在搬运刚制作好的羽毛球。

贵州锦屏亚狮龙杯羽毛球公开赛比赛现场。

贵州锦屏县铜鼓镇马台生态种鹅养殖基地里养殖人员正在给种鹅喂食。


